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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有限的，平庸的成果就浪费了人生。所以我追求的目标就是尽可能质量高，尽可能有创造
性。”从事古籍整理编纂几十年，杜泽逊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高要求。
  杜泽逊有着多重身份，比如大学教师、《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而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古典文
献学领域的知名学者。投身于古籍的浩瀚海洋，他一忙就是一天，每天晚上十点多下班已是常态。61岁的他
说：“干一行，爱一行，就是要敬业。我入了古籍整理这一行，就得干好它。”

偶然中的必然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
当时的山东大学人才济济，文史见长的办学
特色凸显，中文系以冯沅君、陆侃如、高
亨、萧涤非、黄孝纾为代表，称为“五
岳”；历史系以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
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
为代表，合称“八马同槽”。杜泽逊正遇见
了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山东大学。“那时不
仅能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先生的著作，有时会
从年轻老师的议论中听到，甚至还能看到他
们本人，听他们的学术讲座。”
  上大学前，杜泽逊就对文学、古籍感兴
趣。“我父亲是中小学语文老师，我经常看
到他读书。”自小耳濡目染，进入山东大学
中文系后，杜泽逊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
献。萧涤非的《杜甫研究》，陆侃如、牟世
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王仲荦的《魏晋南
北朝史》，黄云眉、童书业、高亨等先生的
著作，杜泽逊都读过。“大学的时候不是全
看，而是翻看，看序言，有的正文不一定能
懂。”
  大学期间每周日，杜泽逊会去逛书店。
他最喜欢的书店在纬三路中山公园对面，叫
古旧书店。书店的二楼是当时少见的开放性
书架，可以随意挑书阅读，杜泽逊常常一看
就是一天，店里的书几乎被他翻遍。
  除了看，遇到经典著作也买。“那时在
山东大学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7块5毛，我花
了22块8毛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比我
一个月的生活费还要多，买这一套书相当困
难。”杜泽逊说。
  杜泽逊走上研究古典文献的道路，其实
有一定偶然性。经过大学四年的积累，他一
开始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
古汉语名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当年先
生在全国招两个研究生，我一个同学跟殷先
生平时学得多，我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
下一个名额，难度更大了。”于是，杜泽逊
决定报考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
班。“古籍所1985年招了一个研究生班，一
班10个人，而且古籍整理也需要懂古代汉
语，懂文字、音韵、训诂，和我喜欢古典文
献是一致的，所以就报考了，并且考上
了。”
  在古籍所学习时，杜泽逊常跟着老师读
原典。“读原典不是讲概论，是领着你念，
比如《诗经》《史记》。一方面多读了一些
古书，另一方面加强了基础训练。”此外，
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也成为他学习的重
要内容。

  毕业那年，杜泽逊得到了留校的机会，
成为古文献学家王绍曾先生的助手。王绍曾
的专长正是古典文献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版本
学、目录学和校勘学。1987年6月毕业后，
杜泽逊在当年9月接到了第一项工作任
务——— 带着《安徽文献书目》中的著作目
录，去合肥找书，给这些著作分类。
  这项工作其实是王绍曾当时主持的《清
史稿艺文志拾遗》项目中的一项。北洋政府
时期编纂的《清史稿》中，在《清史稿艺文
志》部分分经史子集四类，给清朝人的著述
列出了清单，但存在严重脱漏，为补齐清人
著述目录，王绍曾主持开展了《清史稿艺文
志拾遗》项目。
  到了合肥，杜泽逊每日都在看书。
“我一次提几本书，看的时候要鉴定书
写年代、作者的年代、书的基本内容，
还要快看，100多部书大概看了小半个
月，这也是一个挑战。”
  对杜泽逊的表现，王绍曾在《文
献学概要》序中写道：“泽逊在合肥
留十余日，按图索骥，于安徽省图
书馆、博物馆遍阅各书，详作札
记，所有积疑，一旦涣然冰释。从
此佐余纂《拾遗》，任副主编，夜以
继日，无间寒暑者七载。”

致力名山事业不怕过程曲折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
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
整理编纂项目。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
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
几十年。
  杜泽逊告诉记者，他手头上现在有几个
大项目齐头并进。到2024年，他主持的《清
人著述总目》项目已经持续了二十年；《十
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十二年；《日本藏
中国古籍总目》项目五年；《永乐大典》存
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三年；《山东文库·典
籍篇》项目两年。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这些重大项
目成果初现。
  《清人著述总目》于2023年出了清样，
由中华书局排版，16开精装40册，共25000
页，其间参与的人员共计三四百人。“当年
这些人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现在都四十多
岁了，散布在全国各地。我找到八十个当年
参与项目的人，两人看一册，来完成校读清
样的工作。”杜泽逊说。
  “如果要给古书排队的话，《十三经注
疏》应排第一，《二十四史》排第二。”杜
泽逊说，“一套《十三经注疏》的木雕版，
一万多个版面，有二三十个版本需要校对，
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这样按页数算，《周
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
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要完成
所有校对工作，只能靠团队。目前《周易》
《尚书》《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需要
杜泽逊一字一句最后审定。
  《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是
杜泽逊手头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他说，《永
乐大典》具有资料性、工具性，其中引用的
文本对研究者来说具有三个功能：找到已经
失传的古籍；找到传世书的早期版本；找到
分类的资料。“我们必须要采取拆书的办
法，就像把原料按规划垒成房子，我们现在
就是拆房，在拆的过程中就知道当年怎么黏
合起来的，拆完后把砖、瓦、木头分类各自
放，让它回归本来的元素。”按照计划，拆
分完后，将形成《永乐大典》版本的《诗
经》《史记》《周易》，等等。但由于《永
乐大典》已大量消失，拆分出来的书籍并不
全，比如《史记》130卷，只拆出了一两百
条。杜泽逊说，目前第二步的拆分工作也已
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找不同领域的专家进
行进一步研究整理。
  为了能随时掌握各个项目的进度，杜
泽逊手机里的群聊一个又一个，每个项目
都有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我的微信消
息 经 常 是 一 日 百 条 ， 有 些 能 简 单 回 复
‘行’‘是’，有的可能截了图，问这一
段是什么意思？该怎么处置？我就要花点
儿时间。”
  在几十年职业生涯中，杜泽逊有过很
长一段时间的沉闷期。他参加的很多重大
项目在考核中都是零分。按照规定，只有
有了确切的出版成果，才能在考核中得
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则几年，
长则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这也意味着作
为学校老师，杜泽逊在评职称、奖金待遇
上要吃亏。“明知道要吃亏，我还是耐住
性子了，相当一段时间我是这么考虑的，
底线是不至于被开除，不开除我，不提职
称、收入低点儿都没事。只要不开除，我
就要坚持。”

以开放的理念办好《文史哲》

  今年，杜泽逊有了一个新身份———
《文史哲》杂志编辑部主任。
  自1951年创刊以来，《文史哲》始终
恪守“学者办刊，造就学者”的原则。
《文史哲》首任主编正是当时山东大学
“八马同槽”中的杨向奎。而在杜泽逊
之前的主编王学典，长期致力于史学
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国现代学术
文化史研究。
  杜泽逊觉得，《文史哲》
与科研项目有不一样的地
方。“我们干项目，组织一个队
伍，这个队伍本身是稳定的，也就
相对封闭。而《文史哲》始终是开放
的，定期公开，你发表了谁的文章？这些
文章是哪个单位的？文章讨论了什么问
题？这些都一目了然。”
  《文史哲》的编辑工作与古籍整理研
究有着共通之处。杜泽逊告诉记者，《文
史哲》从内容上偏向古文、古史、古哲，
其中会引用大量古籍和文献资料。引用古
籍的版本好坏会影响文章的准确度和学术
品位。“我以前也做过《文史哲》的外审
专家，对文献引用这方面是很留心的。”
此外，因为《文史哲》包含的文章常涉及
不同领域，需要在专家库中寻找合适的专
家审稿，而杜泽逊在古籍整理过程中也需
要与不同领域的专家打交道，在找专家这
方面他有自己的心得。“《文史哲》是开
放的平台，稿源开放，审稿专家开放，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集思广益地把它办好。”
  《文史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高
校文科学报，也是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被称为“学报之
王”。这也让杜泽逊感觉自己肩膀上的担
子更重了。“要把《文史哲》的高质量、
高水平维持下去，就需要让人家把最前沿
的成果拿过来，要持续不断地做这项工
作，我的打算就是继续保持《文史哲》的
特色，萧规曹随，率由旧章。”
  《文史哲》获得学界赞誉，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其“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
者”的传统。创刊之初，《文史哲》就有
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的要求，也因
此使一大批著名学者在《文史哲》刊发了
他们的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如李泽
厚、庞朴、李希凡，等等。对此，杜泽逊
认为，扶植新人是《文史哲》的优良传
统，在做法上就是不把年龄、地位，而是
把稿件质量作为用稿与否的首要标准。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他年龄比我
小，但水平高，按韩愈的说法，就要‘从
而师之’。《文史哲》用稿也是如此，只
要成果是优秀的，不管年龄资历，该怎么
录用就怎么录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事实上，《文史哲》的作者群已在迅
速年轻化。杜泽逊认为，这展现出了《文
史哲》与时俱进的一面。“我觉得中生代
的青年专家很适合写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文
章，我们作者队伍的年轻化也符合学术界
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刻意做出来的。”

青年学者

在古典文献学上大有可为

  自己坐过冷板凳，杜泽逊不希望青年
学者继续吃亏。“现在的青年人在同一年
龄段比我们这代人水平高，那为什么我们
总是怕他们靠不住、坐不住？其实主要是
因为考核。”杜泽逊说，现在各高校青年
老师需要签预聘合同，几年一考核，有的
学校还明确非升即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要出很优秀的成果，每个学科情况不一
样，有的学科可以比较快地进入前沿，而
有的学科周期偏长，其中就包括古典
学科。
  “古典学科周期偏长，因为需要熟悉
很多文言文的原始文献和材料，理解起来
难度大、消化过程长，进入创新阶段就需
要较长的时间，如果考核期限短，青年人
就没办法坐下来、沉下心去学习，而是会
追求短平快。就人才成长来说，违背了古
典学科的研究规律。”杜泽逊说。
  “古籍整理的人才就像打仗一样，要
靠参加重大文化工程来成长，道路不通
畅，谁还想参加呢？”杜泽逊告诉记者，
他希望现在的青年人能熬过沉闷期。而从
青年个人来说，心甘情愿坐冷板凳的还是
少数。
  虽然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杜泽逊仍觉
得当代青年学者在古典文献学上大有可
为。首先是因为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研究古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方便。“随
着古籍的数字化、国际化，上网就能看到
全国各地收藏的善本书图像。把这些丰富
的古籍资源挂在网上，需要一个漫长的过
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国家图书馆
一次上线上万部古籍，那得有多少页？是
多么大的一个成果？过去我跑到合肥去图
书馆一本本找书看，现在一个大硬盘就能
顶一个小图书馆。”杜泽逊认为，现在青
年人成才的硬件条件提升了无数倍，能在
有限的人生中收集到足够的资料，一天能
干前人一年甚至五年的工作，就等于延长
了人生。由此来看，青年人超越前人的机
会大大增加了。
  面对成倍放大的可能性，以及与之伴
随的巨大压力，杜泽逊觉得青年学者还是
要树立远大理想。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足够
的心理准备，来应对奋斗过程中的艰难和
曲折。“青年人要有远大的理想，对眼前
的曲折要以平常心态对待，要意识到眼前
的困难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把
曲折看成是非常态的，这是不正常的，这
样就会容易太在乎眼前，觉得这个我一定
要拿到手，就会容易焦虑，但是这个眼前
往往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
  杜泽逊认为，加强理想教育对青年人
来说很重要。理想教育并不是简单地描绘
理想的美好，而是要认识到实现理想，是
需要艰苦奋斗的。“其实这些在《二十四
史》中都有，这就是以史为鉴。但现在很
多理想教育还是空讲居多。当一个人遇到
困难不会退缩，不会停止进步的时候，这
个教育的目的就实现了。”


